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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是
社
會
動
物
，
多
學
習
在

人
群
面
前
怎
樣
表
現
自
己
不
但

有
好
處
，
而
且
必
須
。

教
練
教
高
球
手
打
高
爾
夫
，

發
覺
他
們
學
習
到
了
一
個
程

度
，
進
步
便
緩
慢
起
來
，
且
停
滯
不

前
。
談
起
這
事
，
他
們
便
理
論
多

多
，
常
常
說
自
己
犯
上
了
怎
樣
的
錯

誤
，
姿
勢
和
角
度
如
何
不
對
，
用
力

又
有
差
池
等
等
，
很
有
自
己
的
見

解
，
但
又
同
時
表
現
了
心
理
障
礙
。

教
練
於
是
介
紹
另
一
種
方
法
，
要

他
們
想
想
打
球
的
時
候
，
姿
勢
好
看

不
好
看
便
成
了
，
並
想
像
觀
眾
看
到

他
們
的
球
姿
便
滿
足
，
不
論
得
失
。

大
家
於
是
努
力
把
自
己
的
心
態
轉

移
，
結
果
從
中
獲
得
很
大
的
樂
趣
。

其
後
，
他
們
看
來
真
的
打
得
精

彩
，
球
姿
美
妙
，
甚
至
在
泳
池
游
泳

的
時
候
，
也
齊
齊
練
習
如
何
彎
臂
拉

腰
，
並
自
拍
分
享
。
即
使
打
球
得
分

未
見
突
破
，
但
自
我
滿
足
和
進
步
感

覺
顯
然
提
升
了
；
感
知
到
原
來
關
顧
自
己
在
他

人
面
前
的
表
現
或
表
演
，
會
帶
來
給
社
會
動
物

良
好
的
感
覺
。
事
實
也
證
明
那
些
致
力
及
留
心

自
己
表
現
的
人
，
事
業
較
順
利
，
機
會
也
明
顯

增
多
。
當
然
，
內
涵
與
表
現
相
符
，
裡
外
一
致

才
更
有
利
。

性
別
的
社
化
過
程
叫
女
性
更
注
意
言
談
儀

表
，
這
在
工
作
及
教
育
機
會
較
為
均
等
的
社

會
，
女
性
比
男
性
給
人
的
印
象
較
佳
。
即
使
她

們
視
謙
遜
、
服
從
、
多
勞
多
得
為
一
項
性
別
表

演
，
相
比
於
不
想
與
人
競
爭
的
宅
男
心
態
，
或

刻
意
低
調
、
決
心
不
要
表
現
自
己
以
示
﹁
保
存

自
我
﹂，
不
﹁
隨
波
逐
流
﹂
的
男
性
族
群
，
她
們

的
際
遇
仍
較
有
利
。
因
此
，
美
容
工
業
仍
有
它

龐
大
的
市
場
，
那
是
表
演
的
一
部
分
。

百
家
廊

張
衍
榮

志在表演
文潔華

翠袖
乾坤

吳
煦
斌
的
電
郵
說
：
﹁
十
五
日
早
上
扶
靈
前

我
可
否
請
你
說
幾
句
話
並
讀
︽
邊
界
︾

︵L
im
es

︶，
作
為
整
個
悼
念
的
總
結
？
那
是
也
斯

寫
給
一
位
德
國
老
先
生G

erard
M
orgenroth

的

悼
詩
，
內
容
對
也
斯
也
是
很
適
合
的⋯

⋯

﹂
我

一
口
答
應
了
。

可
是
到
了
當
天
，
竟
然
忘
記
了
將
這
首
詩
列
印
出

來
，
感
謝
也
斯
的
學
生
，
她
們
利
用
科
技
補
救
了
人

腦
的
缺
失—

—

以
手
機
上
網
，
詩
終
於
找
到
了
，
幸

虧
沒
有
耽
誤
時
辰
，
我
舒
了
一
口
氣
，
說
：
﹁
無
論

你
做
好
怎
樣
的
準
備
，
包
括
最
壞
的
心
理
準
備
，
也

總
有
一
些
什
麼
，
在
匆
匆
忙
忙
中
遠
遠
未
如
人
意⋯

⋯

﹂
這
是
我
第
一
次
這
樣
讀
詩—
—

對

手
機
小
屏

幕
上
微
小
的
字
，
為
老
朋
友
讀
一
首
最
後
的
輓
詩
：

﹁
你
指
給
我
看
昔
日
羅
馬
人
留
下
來
的
邊
界
／
倦

遊
歸
來
，
問
你
這
字
的
意
思
／
你
耐
心
地
為
我
們
翻

開
大
字
典
﹂
；
﹁
來
到
了
土
地
的
邊
界
，
那
裡
昔
日

有
／
圍
牆
和
碉
堡
？
外
面
是
無
窮
的
可
能
和
／
危

險
？
多
少
次
我
來
到
路
的
盡
頭
／
國
家
疆
土
的
邊

界
，
個
人
知
識
的
邊
界
／
日
常
感
情
起
伏
的
邊
界
，

舉
步
猶
豫⋯

⋯

﹂

﹁
但
願
你
還
在
這
兒
，
溫
和
地
微
笑
／
回
答
我
無
盡
的
問
題

／
關
於
人
生
中
各
種
飄
浮
的
字
辭
﹂
；
﹁
你
手
上
好
似
總
翻
開

大
本
的
字
典
／
你
是
古
典
的
廊
柱
，
優
雅
地
支
持
這
個
世
界
／

吹
奏
單
簧
管
，
撫
慰
並
平
衡
我
們
的
偏
激
／
手
擱
在
駕
駛
盤

上
，
穩
當
地
把
我
們
帶
到
／
要
去
的
地
方
去
﹂
；
﹁
我
如
何
可

以
接
受
這
突
然
而
來
的
噩
耗
呢
？
／
荒
謬
的
意
外
把
一
切
抹
去

／
我
們
不
再
活
在
理
性
邏
輯
的
範
圍
裡
面
了
嗎
？
﹂

﹁
曾
經
指
給
我
看
路
旁
城
市
的
風
景

／
如
今
縱
橫
公
路
上

的
交
通
竟
也
傷
害
了
你
／
你
這
不
介
意
越
過
邊
界
支
持
其
他
民

族
的
／
如
今
真
的
越
過
我
們
所
知
的
邊
界
／
愈
去
愈
遠
了
﹂
；

﹁
恍
如
天
鵝
沉
進
水
的
新
涼
，
人
醒
在
時
間
的
那
頭
／
願
你
在
邊

界
的
那
邊
，
找
到
另
一
所
音
樂
農
莊
／
更
優
悠
地
玩
你
的
音

樂
﹂。這

是
也
斯
六
年
多
前
寫
給
異
國
朋
友
的
悼
詩
，
以
︽
邊
界
︾

為
題
，
那
不
僅
僅
是
歷
史
遺
留
下
來
的
邊
界
吧
，
在
﹁
國
家
疆

土
的
邊
界
﹂、
﹁
個
人
知
識
的
邊
界
﹂、
﹁
日
常
感
情
起
伏
的
邊

界
﹂
以
外
，
還
有
一
條
我
們
看
不
見
的
邊
界
，
一
條
因
為
永
遠

是
無
有
形
態
的
、
所
以
永
遠
是
我
們
一
無
所
知
的
邊
界⋯

⋯

讀
這
樣
的
一
首
輓
詩
的
時
候
，
我
想
像
也
斯
在
邊
界
的
另
一

邊
聽
到
了
，
他
在
微
笑
，
因
為
他
一
直
相
信
而
且
永
遠
相
信
，

也
總
是
教
他
的
家
人
、
朋
友
、
讀
者
和
學
生
相
信
，
詩
一
如
音

樂
，
是
無
神
論
者
唯
一
的
信
仰
，
是
不
設
時
限
的
通
行
證
，
讓

人
從
容
越
過
所
有
邊
界
：
時
間
的
、
記
憶
的
、
可
知
的
或
不
可

知
的
。

這
是
最
後
一
首
輓
詩
了
，
前
一
天
從
黃
昏
到
子
夜
，
有
很
多

朋
友
讀
也
斯
的
詩
，
有
人
讀
︽
給
苦
瓜
的
頌
詩
︾︵
等
你
從
反
覆

的
天
氣
裡
恢
復
過
來
／
其
他
都
不
重
要
了
︶，
有
人
讀
︽
中
午
在

魚
涌
︾︵
我
看
見
人
們
在
趕
路
／
在
殯
儀
館
對
面
／
花
檔
的
人

在
剪
花
︶，
有
人
讀
︽
茶
︾︵
茶
香
中
總
有
苦
澀
呢
／
杯
底
的
茉

莉
瓣
／
或
聚
或
散
成
圖
︶⋯

⋯

以
文
一
邊
讀
︽
雲
游
︾︵
即
使
白

雲
美
麗
你
也
不
能
住
在
裡
面
︶，
一
邊
跟
父
親
對
話
，
擠
滿
了
悼

念
者
的
禮
堂
，
原
來
就
是
傳
說
中
超
越
一
切
邊
界
的
﹁
拜
波
之

塔
﹂。

邊界：送別也斯
葉　輝

琴台
客聚

有
一
種
魚
相
信
香
港
極
少
人
吃

過
，
但
當
年
對
於
我
們
航
海
人
來

說
，
海
員
在
海
上
動
輒
十
天
半
月
的

航
期
，
吃
的
多
是
冰
藏
冷
庫
東
西
，

能
有
些
真
正
新
鮮
的
鮮
魚
吃
便
列
入

飢
不
擇
食
的
好
東
西
。

這
種
在
岸
上
難
以
一
見
的
魚
，
便
是
太

平
洋
中
央
地
帶
夏
威
夷
熱
帶
地
區
之
飛

魚
。
此
種
飛
魚
貌
似
肥
身
的
牙
帶
魚
，
每

條
重
二
至
三
斤
左
右
，
當
年
船
過
太
平
洋

夏
威
夷
海
區
，
駛
向
巴
拿
馬
中
途
，
熱
帶

海
區
風
平
浪
靜
水
面
炎
熱
，
不
少
海
豚
會

成
群
躍
在
水
面
追
船
，
許
多
時
就
有
一
群

群
飛
魚
也
來
追
船
，
牠
們
很
有
競
賽
之

心
，
常
有
從
船
右
舷
飛
越
過
左
舷
又
落
回

大
海
，
但
因
船
身
甚
闊
，
許
多
飛
不
過
的

就

啪
啪
落
在
船
面
甲
板
上
，
牠
們
在

掙
扎
之
時
，
我
們
船
員
就
用
大
桶
撿
起
扛

入
廚
房
，
砍
去
長
翅
鰭
宰
肚
洗
淨
切
段
，
用
加
量
之
蒜

頭
洋

豆
豉
熱
炒
再
加
醬
油
大
薑
紅
燒
，
此
種
魚
腥
味

很
重
，
燒
透
之
後
倒
有
鮮
美
魚
味
，
偶
爾
一
兩
頓
好
過

冰
倉
凍
肉
多
了
。

飛
魚
可
遇
不
可
求
，
吃
過
的
機
會
也
不
多
，
吃
過
了

多
年
回
憶
那
一
陣
鮮
腥
之
味
也
是
難
忘
之
回
味
。
而
航

海
時
日
另
有
一
些
送
上
門
之
海
鮮
，
如
船
過
中
美
洲
巴

拿
馬
運
河
時
，
在
河
口
慢
速
等
水
漲
入
運
河
，
船
邊
垂

下
大
燈
便
有
追
光
之
大
烏
賊
墨
魚
追
燈
光
而
至
，
常
常

垂
下
捕
魚
小
網
可
以
把
一
條
條
大
墨
魚
罩
提
上
船
面
，

這
些
大
烏
賊
魚
有
十
斤
八
斤
重
，
放
在
大
盆
中
放
墨
宰

而
炒
豉
椒
爽
口
好
吃
，
這
些
也
是
自
投
羅
網
之
新
鮮
海

產
，
不
吃
白
不
吃
，
船
員
也
有
把
大
墨
魚
冷
藏
了
留
作

到

後
送
給
碼
頭
工
人
作
﹁
手
信
﹂。

老
海
員
面
對
大
墨
魚
要
有
點
膽
量
，
大
隻
的
墨
魚
往

往
有
半
人
高
，
撇
在
甲
板
會
掙
扎
不
停
，
口
中
噴
出
哇

哇
叫
的
聲
音
，
驟
聽
很
似
小
孩
之
哭
聲
，
有
些
初
級
船

員
不
忍
心
便
放
回
大
海
去
，
白
費
了
美
食
也
。

航
海
人
把
船
從
甲
地
駛
向
乙
地
是
目
的
任
務
，
因
此

在
海
上
可
得
的
便
宜
東
西
並
不
多
，
我
們
曾
在
南
洋
婆

羅
洲
載
木
材
回
日
本
，
在
波
羅
洲
泗
里
圭
海
上
很
多
厚

皮
沙
魚孟
魚
，
剝
了
厚
皮
才
能
紅
燒
或
清
蒸
吃
，
十
分
清

鮮
好
味
，
這
些
魚
多
到
成
群
湧
聚
船
邊
，
放
下
魚

在

水
面
大
力
一
拉
扯
便
有
沙
魚孟
魚
上

，
不
必
下
魚
餌
也

可
釣
到
大
桶
鮮
魚
，
也
是
可
遇
不
可
求
之
美
食
，
令
人

相
當
懷
念
。

可遇難求
阿　杜

杜亦
有道

每
逢
冬
季
和
春
節
，
牛
肉
和
羊
肉
都
告
大
幅
度
加
價
，
蔬

菜
的
價
格
也
會
上
升
。
有
人
解
釋
為
只
有
一
種
原
因
，
風
雪

天
氣
導
致
副
食
品
不
斷
漲
價
。
這
種
說
法
似
是
而
非
。
難
道

下
大
雪
一
兩
天
，
立
即
使
牛
羊
都
凍
死
，
減
少
供
應
？

關
鍵
在
於
，
全
世
界
的
資
本
主
義
國
家
都
在
瘋
狂
印
刷
鈔

票
，
大
大
增
加
了
貨
幣
的
發
行
量
，
所
有
製
造
業
都
不
景
氣
，
大

財
團
擁
有
大
量
資
金
，
但
是
不
投
資
實
業
，
而
是
在
期
貨
市
場
炒

買
炒
賣
，
抬
高
了
能
源
價
格
和
糧
食
副
食
品
的
價
格
。
特
別
是
日

本
安
倍
上
台
之
後
，
通
過
印
刷
天
文
數
字
的
鈔
票
，
推
動
日
圓
大

貶
值
。
國
際
財
團
和
基
金
經
理
，
看
準
了
日
圓
長
期
貶
值
的
趨

勢
，
實
行
利
差
交
易
，
大
手
借
貸
日
圓
，
轉
換
為
美
元
或
者
港

幣
，
在
股
票
市
場
、
地
產
市
場
糧
食
期
貨
市
場
，
興
風
作
浪
。
當

美
國
的
糧
食
或
肉
類
期
貨
市
場
上
升
了
百
分
之
二
十
，
許
多
第
三

世
界
國
家
的
國
內
市
場
的
價
格
就
會
跟
風
上
升
百
分
之
三
十
以

上
。
中
國
推
行
市
場
改
革
之
後
，
有
一
些
商
人
不
講
道
義
，
不
講

社
會
責
任
，
變
得
更
加
貪
婪
成
性
，
變
得
更
加
市
儈
和
短
線
，
參

加
了
炒
買
炒
賣
，
哄
抬
價
格
，
獲
取
暴
利
，
所
以
，
中
國
的
副
食

品
價
格
出
現
了
巨
大
的
波
動
。

面
對
這
種
長
期
的
形
勢
，
各
國
政
府
都
採
取
了
穩
定
物
價
的
措

施
。
去
年
十
月
，
中
、
日
、
韓
以
及
東
盟
各
國
農
業
部
長
會
議

上
，
各
國
部
長
一
致
同
意
創
立
一
項
新
大
米
儲
備
制
度
，
分
配
大

米
儲
備
的
數
額
以
應
對
自
然
災
害
等
可
能
造
成
的
糧
食
短
缺
，
投

機
商
人
乘
機
抬
高
價
格
。
韓
國
政
府
在
幾
年
之
前
已
經
開
始
設
立

冷
凍
庫
儲
備
大
白
菜
和
蘿
蔔
，
在
價
格
高
的
時
候
，
拋
出
市
場
，

平
抑
物
價
。
今
年
一
月
份
，
韓
國
胡
蘿
蔔
十
一
日
的
價
格
為
每
公

斤
六
千
二
百
二
十
七
韓
圜
︵
約
為
三
十
六
點
六
元
人
民
幣
︶，
同
比

上
漲
了
百
分
之
一
百
五
十
。
另
外
，
白
菜
、
圓
白
菜
、
蘿
蔔
及
西

蘭
花
等
蔬
菜
價
格
均
同
比
上
漲
了
百
分
之
百
以
上
。
政
府
立
即
用

低
於
市
場
百
分
之
四
十
的
價
格
，
投
放
到
市
場
去
，
平
抑
物
價
。

目
前
，
香
港
政
府
對
有
關
入
口
商
太
過
寬
容
，
進
口
商
賺
了
這

麼
多
錢
，
應
該
有
權
利
必
有
義
務
，
政
府
應
責
成
這
些
入
口
商
，

必
須
貯
備
足
夠
的
冰
鮮
肉
類
和
蔬
菜
，
建
立
儲
備
進
行
申
報
制

度
。
既
然
香
港
大
米
入
口
商
已
經
實
行
了
近
一
百
年
的
儲
備
制
度
，
副
食
品
進

口
商
也
應
該
仿
照
執
行
。
特
區
政
府
也
應
該
邀
請
一
些
熟
悉
市
場
經
濟
的
專
家

組
成
顧
問
委
員
會
，
在
廣
東
設
立
一
些
冷
庫
，
儲
備
一
定
的
肉
類
和
不
易
變
壞

的
蔬
菜
，
隨
時
平
抑
物
價
，
照
顧
民
生
。

儲備肉食和蔬菜乃潮流所向
范　舉

古今
談

我
滿
以
為
那
名
女
觀
眾
被
人
直
斥

其
膠
袋
聲
擾
人
後
會
就
此
停
止
取
零

食
來
吃
，
誰
知
數
分
鐘
後
她
又
故
態

復
萌
。
即
使
坐
在
她
前
排
的
觀
眾
頻

頻
回
頭
望
她
，
她
仍
繼
續
發
出
噪

音
。
我
嘗
試
了
解
她
的
心
理
，
也
許
她
正

在
發
洩
。
為
何
我
會
知
道
？
因
為
當
我
被

迫
看
兩
小
時
的
劣
劇
時
也
很
需
要
發
洩
。

好
不
容
易
終
於
捱
至
劇
終
。
當
某
兩
名

演
員
謝
幕
時
，
那
班
本
來
早
已
睡
得
東
歪

西
倒
的
長
者
觀
眾
竟
然
拚
命
拍
手
，
其
他

的
支
持
者
亦
喝
起
彩
來
，
狀
甚
非
常
欣

賞
。
導
演
在
台
上
問
觀
眾
是
否
演
得
精
彩

時
，
這
班
人
更
大
聲
叫
好
。
這
個
場
面
令

我
忿
怒
：
我
是
專
程
來
看
專
業
的
演
出
，

而
非
一
些
用
來
娛
樂
親
朋
戚
友
的
業
餘
表

演
。
他
們
來
自
純
私
人
感
情
的
支
持
很
不

公
道
，
因
為
他
們
指
鹿
為
馬
，
習
非
成

是
。
這
個
場
面
亦
叫
我
驚
恐
：
因
為
他
們

令
我
領
悟
到
只
要
有
一
班
人
集
體
有
或
無

意
識
地
吶
喊
助
威
，
壞
的
東
西
可
以
立
即

被
點
石
成
金
變
成
良
品
。
此
劇
的
演
員
不

會
有
機
會
知
道
自
己
的
表
現
有
多
不
濟
，

因
為
這
些
以
謊
話
造
成
的
幻
象
和
不
公
平

的
掌
聲
足
以
令
他
們
相
信
自
己
是
表
演
天

才
。
導
演
更
是
興
奮
莫
名
，
直
在
台
上
同

場
加
演
十
分
鐘
﹁
導
演
的
話
﹂，
吹
噓
自
己
的
劇
團
、

演
員
和
製
作
，
同
時
仍
不
忘
埋
怨
政
府
不
資
助
他
們

︵
政
府
若
連
這
樣
質
素
的
劇
團
也
資
助
，
我
們
每
年
定

要
多
繳
十
倍
的
稅
額
︶。
我
滿
以
為
我
終
於
捱
過
全

劇
，
誰
知
還
要
再
忍
受
導
演
的
﹁
演
出
﹂。
坦
白
說
，

那
時
我
真
有
衝
動
想
向
台
上
大
叫
：
﹁
你
說
夠
了
沒

有
？
﹂

散
場
時
，
我
看
到
那
班
長
者
觀
眾
興
高
采
烈
地
蜂

擁
到
後
台
探
班
，
印
證
了
我
的
觀
察
。
我
與
一
名
劇

評
人
交
換
了
意
見
，
大
家
的
看
法
一
致
：
編
、
導
、

演
和
翻
譯
均
有
很
大
的
問
題
。
不
過
，
台
上
台
下
的

人
自
設
幻
象
，
自
我
陶
醉
，
一
定
不
會
了
解
或
承
認

自
己
的
問
題
的
。

回
家
時
已
近
十
二
時
，
天
氣
更
加
寒
冷
，
我
還
要

被
家
人
取
笑
：
﹁
不
是
早
已
叫
你
不
要
去
嗎
？
﹂

對
，
我
空

肚
子
離
家
，
卻
滿
載
一
肚
子
氣
返
家
，

差
點
連
那
個
作
晚
餐
的
即
食
麵
也
放
不
下
了
！

台上台下一團糟（二）
小　蝶

演藝
蝶影

姬
絲
汀
．
杜
寧
頓C

h
r
isty

T
urlington

，
以
其
獨
特
純
淨
的
素
顏

出
任
二
○
一
二
至
一
三E

spirit

代
言

人
，
在
香
港
的
大
型
廣
告
隨
處
可

見
，
紅
磡
海
底
隧
道
入
口
處
尤
其
明

顯
。品

牌
大
本
營
的
德
國
更
加
鋪
天
蓋
地
，

繼
上
一
任
代
言
人
巴
西
美
女
，
當
今
世
上

至
貴
超
模G

isele
B
undchun

之
後
，
由
上

世
紀
九
十
年
代
至
貴
超
模C

hristy

以
四
十

三
歲
盛
年
接
棒
，
幾
代
超
級
名
模
中
，
只

她
擁
有
素
淨
之
美
，E

spirit

利
用
這
抹
形
象

示
眾
顯
現
品
牌
舒
坦
自
然
方
向
，
縱
使
她

的
面
孔
在
傳
媒
網
絡
已
風
行
超
過
四
分
一

個
世
紀
，
感
染
力
未
見
消
減
。

C
hristy

的
形
態
面
相
早
自
十
六
歲
入
行

便
不
斷
被
譽
為
世
上
最
美
，
完
美
左
右
平

衡
臉
孔
，
由
內
而
外
之
美⋯

⋯

跟
她
同
期

的
超
模
有
點
不
同
，
大
姐
大L

inda

的
美
在

有
型
、
在
霸
氣
。C

indy

的
美
在
健
壯
、
在

性
感
、
在A

ll
A
m
erican

。
四
分
之
一
華
人
血
統
黑
珍

珠N
aom

i

的
美
在
神
秘
、
在
甜
滑
不
溜
手
、
在
肉
慾
。

德
國
再
生
碧
姬
巴
鐸C

laudia

的
美
在
性
感
、
在
明
眸

皓
齒
。
出
身
貴
族
，
祖
父
母
為
黛
芳
郡
公
爵
及
夫
人

的Stella
T
ennent

美
在
中
性
、
在
沒
歲
月
限
制
、
在

從
心
散
發
的
貴
族
氣
質
。
丹
麥
秘
魯
混
血
美
人

H
elena

美
在
共
存
的
北
歐
開
放
及
南
美
異
邦
韻
味
。

前
法
國
總
統
夫
人
，
小
野
貓C

arla
B
runi

美
在
文
化
藝

術
氣
息
濃
重
又
兼
奉
性
感
本
質
，
讓
男
人
難
以
克

制
。
從
小
可
憐
到
超
模
中
的
超
模K

ate
M
oss

的
美
在

平
民
、
在
缺
陷
、
在
不
完
美
、
在
惹
人
憐
氣
質
。

很
少
有
人
形
容C

hristy

性
感
，
她
的
完
美
玫
瑰
花

瓣
嘴
唇
為
她
贏
得R

evlon

、C
hanel

、C
alvin

K
lein

及

現
在
還
出
任
代
言
人
的
美
寶
蓮
等
等
香
水
及
化
妝
品

以
積
累
超
過
千
萬
美
元
廣
告
合
約
。
三
圍
身
段
也
屬

炸
彈
，
大
師A

vedon

鏡
頭
下
，
她
在Pierelli

著
名
的
名

模
月
曆
也
曾
祼
露
，
但
卻
化
身
萬
世
千
秋
永
恆
完
美

代
言
雕
像
維
納
斯
。
她
的
高
雅
清
麗
不
會
讓
人
想
入

非
非
，
縱
使
女
人
也
不
會
對
她
排
斥
嫉
妒
，
反
而
加

讚
一
句
：
真
美
！

美
人
史
上
，
相
信
只
有
前
輩
氣
質
完
人
柯
德
莉
夏

萍
才
能
獲
得
相
同
的
男
女
共
讚
、
欣
賞
，
而
非
思
維

上
始
亂
終
棄
的
運
氣
。

素淨姬絲汀（上）
鄧達智

此山
中

《紅樓夢》裡有兩樣家什好生了得，都是些性
命攸關的玩意，一個是「通靈寶玉」，終日掛在寶
哥哥脖子上，須臾不可離；一個是「風月寶鑒」，
裝在跛足道人的褡褳裡，神秘且神奇。有道是花
開兩朵，各表一枝，這裡只揀那「風月寶鑒」當
話題。
且說那賈瑞，因「泡」鳳姐不成，倒被其毒設

相思局捉弄，不到一年工夫，竟添了一身病，吃
了幾十斤藥也不見效。三魂悠悠歸地府，七魄蕩
蕩赴黃泉，眼看就要過奈何橋了，此時卻來了個
救命菩薩—跛足道人。只見他從褡褳中取出一隻
正反兩面皆可照人的鏡子，即「風月寶鑒」，遞給
賈瑞，並告之曰此鏡是專給那些「聰明傑俊」、
「風雅王孫」等看的，還一再告誡他，「千萬不可
照正面，只照他的背面，要緊，要緊！」言明
「三日後吾來收取，管叫你好了。」但賈瑞不聽勸
告，照了正面，結果一命嗚呼。賈瑞父母早亡，
由祖父母賈代儒夫婦一手養大。賈代儒平日對賈
瑞管教極嚴厲，哪裡料到會出這等事體？悲痛欲
絕的賈代儒大罵道士：「是何妖鏡！若不早毀此
物，遺害於世不小。」正命人打算把這鏡子燒了
時，鏡內哭道：「誰叫你們瞧正面了！你們自己
以假為真，何苦來燒我？」結果跛足道人如期趕
來，搶了寶鏡，飄然離去。此後，再無人得見此
物了。
從露面到消失，「風月寶鑒」不過曇花一現，

可對此物的品評解讀卻由來已久，延續了幾個世
紀。
「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

解其中味？」
曹雪芹的設問，充滿焦慮甚至無奈，不難看出

其內心糾結：擔心「看官」會一不留神把其殫精
竭慮、嘔心瀝血寫成的作品，當成「風月談」去

消遣。這就等於從另一角度告訴我們，曹氏從題
材選取、主題開掘，到人物設計、情節安排，乃
至細節處理，無一處不是精心所為，無一筆不是
意描繪。
既涉賈瑞，不妨試以賈瑞為例。賈者，假也；

瑞者，吉祥也。合起來，是不是一個虛假的吉
祥？這是一種世相，乃意淫之物。再看其字，曰
「天祥」，與姓合成為「假天祥」，仍是一幅社會假
象。不用多說，明眼人一看就能明白，「賈瑞」
其實是一種社會假象，乃當時社會的一個符號，
是作者刻意設計的。旨在「借熟悉之人，演悲歡
之事，抒一己之情，辨興亡之理」。
因此，他那個「寶鑒」豈僅限於說說「風

月」？分明指的是乾坤，說的是世道，論的是興
亡！此即是說，賈瑞不到一年工夫迅速患齊的那
些個「貴恙」，哪是什麼個人的心病、身病？實乃
封建時代之痼疾，沒落社會之沉 是也。
明白了這一點，其餘皆可不言而喻。
賈瑞各種藥「吃了有幾十斤下去，也不見個動

靜」。不消說，這是暗喻腐朽社會病入膏肓，已經
無藥可救了。
賈瑞拿 「風月寶鑒」，不願看那治病救命的反

面，還大罵「道士混賬，如何嚇我」。這就是說賈
瑞（即作者描述的那個社會）拒絕救治，如有可
能，他還要依仗賈府權勢將那道士拿辦的。
明明可以治病救命，賈瑞卻不願看那反面，還

大罵道士，所為何來？原來，那裡頭立 一個骷
髏。骷髏嚇人，噁心人，當然沒人喜聞樂見。然
而，道士交代得清清楚楚，只能照這一面，且不
出三日「管叫你好」。由此可見，此骷髏非彼骷髏
也。或者說，它哪是什麼骷髏呢？在賈瑞眼裡，
在老爺們眼裡，它是骷髏。可在清醒者眼裡，在
百姓心中，它乃是拯救社會的苦口良藥，是批判

現實的逆耳忠言，是「揭出病痛，引起療救的注
意」的嚴厲批判，是素面朝天的真理。它不可能
搔首弄姿去邀寵，不可能花枝招展去媚俗，當然
也就不會「常得君王帶笑看」了。賈瑞不願意
看，可謂人之常情，再正常不過了。
那正面，道士一再告誡「千萬不可照」，可賈瑞

卻忍不住一次次要看。那裡頭有他朝思暮想的美
人鳳姐，人家正風情萬種地招手叫他進去，你叫
他不看？一進去立馬做成則個，翻雲覆雨，好生
快活；你叫他不看？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
溫柔鄉裡亡，哪管爹和娘；你叫他不看？呵呵，
這就好比那奴才投其所好樣，主子哪有不眉開眼
笑的？吹鼓手在那裡獻歌獻舞，千嬌百媚，鶯啼
婉轉地高唱趕上盛世享太平，世人見過無數，可
有誰見過主子打人家板子的？太陽還從西邊出了
呢，沒那道理！阿諛逢迎，便是那鏡子中的美人
鳳姐，翻翻教科書，沒幾個老爺大人不是在這上
面栽跟頭翻船的。
曹雪芹刻畫得入木三分，賈瑞忍不住一次次要

看，看一回齷齪一回，看一回巨創一回，如是幾
次三番，直至油乾燈熄。
不難看出，賈瑞之亡，哪是什

麼人的肉體之亡？實乃天下之
亡，王朝之亡是也！
賈瑞死了，賈代儒卻歸罪於

「風月寶鑒」，要把「妖鏡」燒
了。這就很有一點可悲。他既不
去研究「妖鏡」正反兩面有何區
別，也不問賈瑞有沒有按照道士
的吩咐去做，而是一股腦地歸咎
於鏡子，你說這賈代儒是不是腐
儒一個？
賈代儒要燒「妖鏡」，卻不期鏡

內哭道：「誰叫你們瞧正面了！
你們自己以假為真，何苦來燒
我？」
這一哭何其耐人尋味！是啊，

誰叫你們瞧正面，自己以假為真

的呢？「假作真時真亦假」，真真假假，假假真
真，歷史朝前走，世道輪迴中，人們見得多了。
可世界大潮，轟轟烈烈，洶湧澎湃，為何偏就賈
瑞們「以假為真」呢？
最後一點，跛足道人說，風月寶鑒是專給那些

「聰明傑俊」、「風雅王孫」看的。言外之意，升
斗小民，芸芸眾生，看這玩意沒用。道理也是明
擺 的：草民百姓，蟻穴棲身，人微言輕，看又
如何？不看又如何？而聰明傑俊、風雅王孫，多
居廟堂之上，國家之前途，民族之命運，風氣之
清濁，往往就在他們的一念之中，看不看風月寶
鑒，怎麼看風月寶鑒，顯然跟他們關係大 呢！
那麼，風月寶鑒到底是何物呢？
其實，它並不神秘，也未必神奇，更沒有消

失。它就在人們身邊，就在社會生活裡。它，就
是滾滾紅塵；它，就是世道人心。
說到這裡，誰都已經明白，紅塵乃是「風月」

鑒，裡面既有「美人鳳姐」，也有畏人「骷髏」。
這很正常，沒什麼可奇怪的。問題是，如果堅持
以假為真，自欺欺人，就算把鏡子砸了燒了，那
又能救得了誰呢？

紅塵乃是「風月」鑒

■電視劇《紅樓夢》中的賈瑞。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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